
審視男權統治 

 
—蒂姆·傑肯斯於 2011年 5月在「美國東岸男性解放領導者」研習班的一篇講
話 
 

讓我們來看看男權統治怎樣影響了我們。是誰在指揮你幹這幹那？是誰最

讓你倍感到生活的艱辛？有時候，那個人可能是學校的女老師或者是你的家庭

成員，尤其是當他們把所遭受到的壓迫朝著你發洩的時候。（許多男嬰都有類

似境遇：他們受到歡迎，這很不錯，但是同時，他們的母親也希望他們能夠與

別的男人不一樣。）然而，最有可能是另一種男性猶苦模式在控制你的生活。 
  
男性對你的控制 
     我們接受了男權統治，並且以它對待彼此，對待女性。我們過一會兒再討
論後一點，現在我想看一下這第一點：也就是，每個男人都被訓練去控制他

人。 

在當今社會裏，總得有人成為控制的一方。這是大部分社會運作的方式。

有人發號施令。也許你納悶為什麼會是這樣，但這就是事實。所有的社會都如

出一轍。這就是我們的生存環境。這樣的狀況究竟是有道理的還是偶然發生的

並不重要。 

這就是我們所處的環境，男性掌控著一切。男性控制著你。你們被以各種

方式分隔，並且受男性的控制。這種狀況發生在各種各樣你所接觸到的各類機

構、場合中：教堂，學校，公共交通體系，電視，廣播，你的家庭。機構越

大，顯現得越整齊劃一。（在家庭中的情況不太一樣，因為在家庭中往往誰占

了上風誰就能夠壓倒其他人。） 

讓我們來看看，談談那些控制我們的男性。有可能是我們的父親，兄長，

伯伯或者是鄰家年長些的玩伴。每個人都想占上風，每個人都在壓迫之下尋求

控制他人的機會。 

我們中有些人放棄了控制他人。有些人變得沉默，悶悶不樂，隱藏起來，

拒絕那樣去做。我們每個人的成長都伴隨著來自於男權統治的猶苦模式。我們

都有那樣的模式，如果我們好好審視一下這種現象的話，會獲益良多。那麼，

讓我們來做一個短暫的相互傾聽，每個人 6分鐘，回顧一下小時候壓迫我們最
多的男性 
有哪些。 



  
我們控制了誰？ 

下一個問題是，我們控制了誰? 我們知道，猶苦模式迫使我們以他人對待
我們的方式對待他人，也就是說，當我們不再是那個最弱小的人時，或當我們

佔據明顯優勢可以不再忍受被別人踩在腳下的時候，我們會把那種猶苦表現出

來，我們會去將別人踩在腳下。在家庭裏我們就是這樣做的，不僅如此，在所

有鼓勵這樣去做的團體裏，我們被壓迫而且還將壓迫傳遞下去。我猜想充分展

現了這種現象的地方是在男校裏。在那裏，男孩們被塑造成去壓迫和恐嚇那些

比他們弱的人。我們這裏有多少人曾經上過全部是男生的學校？哇（不少

啊）！ 

當我們以僵化模式行事的時候，衝擊它們就會變得更加困難。處理我們受

到的傷害就容易多了。我們會覺得處理這些傷害合情合理，對傷害我們的人發

火合情合理。我們覺得我們的傾聽夥伴會同情我們，即使她/他不能完全理解我
們。 

當受的壓迫無法忍受的時候，我們就會發洩出來，這同樣令人悲哀，同樣

帶有毀壞性，同樣對我們自己造成傷害。但是，我們該怎樣去談論這些，向誰

去談論這些事情的發生帶給我們的痛苦呢？相互諮商之外的人試圖去解決這個

問題，他們往往會誇大其詞，說自己是多麼殘忍，多麼令人無法忍受，試圖獲

得空間去處理這個問題。但是這並不奏效。 

即使在相互諮商裏，這也可能不是容易的事。當我們談到我們作為一個壓

迫者的時候曾經是多麼沒心沒肺，多麼卑鄙地傷害過他人時，很難相信他人會

記得我們也是多麼善良、親切、可愛的人。卑鄙是我們最難容忍的品性之一，

但是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卑鄙的聲音，覺得即便發洩物件是人也沒關

係。 

那時，我們已經完全忘記了（對方是人的）那個事實。我們的意識讓位於

我們迫切的發洩欲望，我們所有人都做過這樣的事。我們所有人都被一再地激

起僵化模式，足以讓我們忘掉那個偶然間成為我們的發洩物件的是個人。剛開

始的時候，我們可能會把比我們小的兄弟姐妹當做發洩對象（*箭靶），因為他
們離我們最近。 

這樣的僵化模式是怎樣形成的並不重要。我們需要去處理和宣洩它對我們

的心智產生的影響。這就是我們當下需要面對的現實。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人

能夠去除掉它。儘管我們為它的存在感到非常內疚，我們仍然必須要下定決心

去處理它。（有時候我們的自我防衛太高，以至於我們不會為它覺得愧疚。） 
 
我們是幸運的 



男權統治，像所有其他的壓迫一樣，對人們的生存狀況起著重要的決定作

用。所有壓迫的終極目標都與確保經濟剝削有關。各種壓迫的作用是將所有人

劃分開來，讓人們彼此之間產生芥蒂，從而無法結盟並集中智慧去創造一個讓

人人都獲益的社會。 

我們不能接受壓迫者的僵化模式。我們得與之抗爭，即便還不能宣洩它。

為此，我們已經做出了相當多的努力，才達到今天的這個局面，更要利用已取

得的進步去加速這一進程。 

可以確定的是，我們是幸運的，因為我們有機會去宣洩我們困惑的壓迫性

的一面。我們很幸運有這樣的機會。我們經受過所有這些困擾，包括把它投射

到其他身上，而現在我們可以停止這一切。這種困擾不必再繼續傳給下一代。

因為我們已做的努力，我們確實有這樣的機會去阻止它並且不讓它從我們這裏

傳遞下去。 

這正是我們需要做的。我們努力去阻止它，我們努力去解決所有的這些困

擾使它們不會再繼續傳遞下去。 

我們是第一批真正能對它做出選擇的人。我們可以阻止自己去傷害別人。

這是我們需要做到的第一步。我們要對自己犯過的錯誤承擔起責任，並且去思

考那些錯誤，這樣我們就不會繼續將這些東西傳遞給他人，就像它們曾經被傳

遞給我們一樣。 
 
「以牙還牙」 

那些困擾的一個表現是「以牙還牙」。我們會理直氣壯地攻擊某個人，因

為是他/她先挑動的。小時候常常爭辯說「是他們先開始的。」一旦被挑起來，
就覺得有理由把所有的困擾都發洩出來。他們只不過惹了一點點小事（笑

聲），我們就打開了發洩的閘門。我們可以審視一下覺得發洩自己的困擾是合

理的所有的方方面面。 

一旦我們被激起來了，我們就把其他的困擾也都調動起來，正是這時性別

歧視和種族歧視以及其他壓迫都乘機捲入進來。開始只是個人觀點的分歧，觸

碰到了個人的模式，接著兩個人都開始相互投射自己蓄積已久 
的猶苦。 
 
對女性的控制 

我們再來看看針對女性的男權統治模式。這在社會上是很普遍的，所有人

都或多或少地有一點。你在什麼情況下會對女人生氣？你有多容易對女性發



火？與女性相處的時侯你得花多少時間來控制你對她們的不滿？（笑聲）你也

許試著去轉移注意力，試著去想別的什麼東西，這樣你就不會火冒三丈。 

讓我們來看看我們和女性之間的關係。男權統治是怎樣影響這些關係的？

我們來看看誰會對女性生氣？——願意舉一下手嗎？誰會對你很關心的女性生
氣？誰會對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生氣？你悟到了什麼，是嗎？有多少時間你

沒受到男權統治的影響？有多少時間你覺得你在隱藏起它？（笑聲） 

即使你沒有和女性保持親密關係，是什麼讓你開始對她們生氣的呢？你什

麼時候會變得不耐煩？你什麼時候會去糾正她們？你什麼時候會催促她們？你

什麼時候會試著去告訴她們什麼是真相？你什麼時候會輕視她們？ 

你在什麼情況下會不尊重她們，她們的想法和她們的抗爭？在什麼情況下

她們的反抗在你看來是不值一提的？在什麼情況下她們的抗爭甚至讓你難以思

考？ 

一個讓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就是美的創造和秩序的創建。關心環境和關

心我們自己涉及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讓環境展現出我們最好的品質和我們想做

的事就需要團隊、資源以及智慧。環境可以是通向未來的通道，而不是裝著我

們的過去的壁櫥。很多男性都住在裝著我們的過去的壁櫥裏。裏面一團糟，讓

我們不舒服，但是我們簡直麻木不仁，無法把它弄得讓人愉快。我的困惑是一

方面把個人的環境弄得更加賞心悅目，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所操縱的消費主

義。我為什麼要買那個東西呢？是因為它很可愛嗎？總之，我覺得女性在審美

和秩序方 
面（比男性）更勝一籌。 

我們需要考慮所有這些方面。我們得去處理那些我們容易受到刺激而觸動自己

的僵化模式的地方，去處理那些讓我們忽視女性的想法和抗爭的地方。我們還

沒有完全弄清楚男權統治和性別歧視是怎樣扭曲了女性的存在，並且讓一切都

變成了爭鬥，讓我們往往不能夠做到尊重女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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